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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圣人之言

■绍康

一键回家
■田一洁

我的锯板工生涯
■刘庆明

弄丢了酸
■马云霖

文字不孤
■陶琦

并非好事并非好事 王铎王铎 画画

六月里花儿香
■钱国丹

每每“六一”儿童节前后，小小的
我们就纵情歌唱：“六月里花儿香，六
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
唱。歌唱我们的幸福，歌唱祖国的富
强……”

很好，很美，很向上。因为唱了多
年，旋律和歌词已深深地刻录在我们
这代人的脑海里，以至几十年过去了，
许多人还能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唱出
来。

今天，我漫步在我们的小区里。
六月的阳光依然灿烂，六月的鲜花更
艳更香了。木槿、石榴、蔷薇、玫瑰，红
得那么奔放，栀子、玉兰、合欢、玉簪，
香得那么醉人，而蜜蜂和蝴蝶们又舞
得那么如痴如醉……

少小时，我家突遭变故：我的父亲
因冤案锒铛入狱。母亲无力养活我们
四个孩子，把 7岁的我寄养在县城的
大舅家里。

城里到底是城里，乡下还不知少
年先锋队是何物时，城里孩子的胸前
已飘荡着红领巾了。我插班到县小的
二年级乙班，这个班已经有五六名光
荣的少年儿童队员了。

说实在的，在家里我并不是个优
秀孩子，岂止不优秀，还可以说异常
顽皮：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把邻
家的鸡追得魂飞魄散，就因为它们偷
吃了我家刚刚栽下的菜秧。上课时
我爱做小动作，时不时的插嘴打诨引
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做作业也不

怎么仔细，常常出些不该出的差错。
因此，学校挨骂、回家挨揍就在所难
免了。

可是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寄
人篱下的生活让我突然乖顺起来。
大舅和大舅妈并没有虐待过我，连呵
斥一声也没有。可那时的我已变得
非常敏感，常常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
力笼罩在我的头上。我清楚地意识
到大舅家不是自己的家，我不能随心
所欲、不能讨人嫌，更不能犯了某种
错误而被大舅赶回乡下去。表妹才
比我小两个月，清早，她赖在被窝里
睡懒觉时，我则早早起来，拿着比我
还高出一头的大扫帚，把屋里屋外打
扫得干干净净。饭后，表妹歪在舅妈
怀里呢喃撒娇，我则拿了自己的饭
碗，到水龙头前冲洗去——没有任何
人要求我这么干，一切都是我诚惶诚
恐主动去做的。

我在那个二（乙）班里就读，好学
生应该做到的，我全都做到了。可是
因为我衣衫的陈旧，再加上鞋尖上的
旧皮补丁，一位姓林的女同学总欺负
我，她恶声恶气地骂我“乡下囡”，一有
机会便偷偷地抓我、掐我，把我的手背
弄得满是指甲痕，我却不敢反抗，唯有
忍气吞声、偷偷掉泪的份儿。

可是这却成全了我，我被认为是
不可多得的好学生。二年级第二学期
开始，班里就把我列入了少年先锋队
的发展对象。我跟着老队员们虔诚地

背诵“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
鲜血染成的”，心里充满敬畏。我们背
诵得很庄严、很神圣，这种庄严和神圣
感至今想起来依然如故。一位比我大
一岁的老少先队员还认真地找我谈
话，他侃侃而谈，一个 9岁的男生竟如
此能侃侃而谈。

我总是听，默默地听着，却一声不
吭。我不是哑巴，也不是无话可说，我
是怕我的乡下口音招人讥笑，再说他
的健谈让我觉得压抑。我想他是遇见
了一个最糟糕的听众，让他的精彩演
说变得索然无味。大概谈了三四次之
后，他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当时的
回答只有四个字：“我才 8岁。”为什么
说这四个字？因为我们的语文课本上
说：到了 9 岁，我们要参加少年先锋
队。我想我才 8岁，是不应该也没资
格参加这个神圣的组织的。

可是学校并没有在乎我才 8岁。
就在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和几
位小哥哥小姐姐站在大礼堂的讲台
上，我的心跳得比鼓乐声还激烈，我的
脸涨得通红，一位长相甜美的辅导员
认真地替我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随
着一个标准的敬礼，我成了学校第二
批光荣的少先队员了。

心中的阴霾渐渐淡去，自信也一
点点地回来。那一首歌儿自然唱得更
加畅达了：从新疆唱到珠江，从东北唱
到西南，也和国际小朋友一起快乐歌
唱……

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首歌的
词、曲作者是谁，但是在我的印象里，
它是最动听、最完美的。我反复地歌
唱它，细细地品味它，越发觉得它的无
懈可击。“我们自由地歌唱，在这光荣
的土地上！”

我羡慕现在的孩子们，也衷心地
祝福孙辈们幸福健康。“我们要学好本
领，把身体锻炼强壮。”但有时我会感
到，如今的孩子们都忙着“学好本领”，
却忽略了“把身体锻炼强壮”。前不久
单位举办了一次登山比赛，不少参赛
的中学生都跑得呕吐了，瘫在地上了，
甚至还有人晕倒了。家长们急坏了，
救护车也出动了。想当初我们上初中
的时候，跑步、爬山根本不在话下，去
雁荡山那 100多里路不但是徒步的，
还肩挑着被褥和草席。农忙时，一天
十二三个小时的割稻插秧，连腰都很
少直一下。所以这以后的坎坎坷坷，
风风雨雨，我们才能坦然面对，才能安
然度过。

我隐隐地担忧那些在蜜罐里泡大
的孩子们，他们缺乏挫折教育这一课，
他们的腿脚会不会因总是坐车而退
化？他们的味蕾会不会被山珍海味所
异化？他们让人哄着疼着惯了，能不
能去学会关爱别人？他们的综合素质
会不会输给外国的孩子们？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我曾有过一个退休计划，老了以后在
家办“私塾”，指导小孩子写作，既能发挥余
热，也可以作为职业，找碗饭吃。但是，计
划没有变化快，随着AI时代到来，这一规划
也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有了AI，很多人觉
得再学写作就等于没苦硬吃，当社交媒体
成为主要资讯传播渠道，须比拼谁的内容
更独特新奇、更抓人眼球，动态的视频、视
觉上更直观的图片，显然更能吸引关注。
相比起来，文字不管写得多好，都未必能引
起观众的兴趣。

这不是文学和写作的作用第一次受到
问难——日常生活中，人们遇到疑问困惑，
也很难从文学里直接找到答案，也不提供
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更难以产生经济效
益，很多人都觉得可有可无，如果懂一点固
然很好，不懂也没有什么损失。实际上，文
学就像中介，基本功能是用文字与读者建
立情感连接，扩展深化自我经验，助人走出
精神贫瘠的荒野，使人性变得更为丰富完
善；写作则是引导思维训练、培养理解世间
万物复杂性的过程，受益面从来都是隐性
的，而不是习得即可立马变现的技能。

多年前，作家梁晓声说他一个朋友的
孩子即将高考，担忧写不好作文，把孩子送
到梁晓声那里，让他指点一下作文技巧。
梁晓声把朋友的孩子带到菜市场里转了一
圈，问他看到了什么？那孩子满脸茫然，称
什么也没看到。

梁晓声说，你没看到杀鱼的姑娘是和
你一样的高中生，为了生活，还要出来帮父
亲卖鱼；你没看到卖肉小贩和卖菜农民脸
上的汗水和点钱时的喜悦神情……只须把
这些零散碎片捏合到一起，就能写出一篇
上好文字。写作是训练思维从混沌走向清
晰、由肤浅过渡到深刻的过程，每一段物象
描写、每一个观点建立和相应的逻辑梳理，
都是思维成长、语言运用能力提升的隐秘
训练。没有进入这个领域之前，很多人或
许都不知道人生还有这些层面，只有跨过
了这道门槛，才会从共享的世态表象中，探
索发现到之前无法领会的全新经验。

如今，AI一键就能生成各种铺陈华丽
却严重缺乏“人味”的文字，通过写作进行
思维训练的必要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
得愈发重要。因为AI生成的文字内容，是
对既有文本的裁剪和重组，缺乏取自真实
生活，根据人的亲身体验获得的生动细节
和感受。其中区别，从一部著名美国电影
《心灵捕手》里就可以找到答案。剧中，一
个年轻的数学天才，能够轻易解答出诸多
名校学子都无法破解的数学题，却不求上
进，整天与一群街头伙伴厮混在一起打架
滋事，甘愿在大学里做一个清洁工。为了
拯救这个不可多得的数学天才，教授让他
定期接受心理辅导。

辅导过程中，主角对许多书本里的心
理学知识都倒背如流，医生都没有他懂得
多，被他气走了。但富有经验的心理辅导
专家却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和你谈艺
术，你可能会提到艺术书籍里米开朗基罗
的例子，他是如何显耀于当世，与教皇相交
莫逆的，但你从未到过西斯汀教堂，闻过穹
顶上那些油画的气味；和你谈战争，你会引
用莎士比亚的名句，但你从未体验过在战
场上把好友的头抱在膝盖上，看着他吐出
最后一口气；和你谈论爱情，你会引述十四
行诗，但你体会不到在深爱之人身旁醒来
那种幸福的滋味，以及充盈于内心的真正
喜悦……

电影里的主角，就像现在的AI，能够随
时输出大量知识内容，但那些还带着体温
的生活细节以及人性感受，却是一片空
白。智能时代，人只有不断深化自己独有
的经验，才能成为AI的主人，而不是成为附
庸，离开辅助工具，就连一段稍微通顺的话
都写不出来。著名人类学者项飙不久前接
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现在AI之所以能替
代许多人，是因为这部分人说话、做事、思
维方式都太像AI了，为AI替代自己提供了
一种共同基础，以后人只有活得“更像一个
人”，才不会被AI替代。所以我相信，文字
永远不孤，即使写作未来缺乏相应的商业
场景，也会是让人保持“人味”的方式之一。

锯板，就是把木头锯成一种木工
用的粗坯材料。

锯板分为带锯和圆锯盘。我不说
带锯，主要说圆锯，我从事了 5年用圆
锯锯板的工作。

那年我从装卸队调到一家教学仪
器厂，岗位是锯板，那时候有的厂子用
带锯锯板，但只是少数，主要是用圆锯
片锯木材。

我们使用的是 90 厘米的圆锯
片。陈师傅是我们锯板班的锯片修理
师傅。每次锯完一天的板，下班时清
理好工作场地，第二天上班就要把昨
天用过的锯片卸下交给陈师傅修理。
所谓修理锯片，就是用一种平整的铁
锤敲锯片，敲锯片不是在锯片上乱敲，
是有规律地去敲，敲的力度要均匀，两
面都要敲，敲到用手把锯片往里用力
压，到达一定弧度，这叫压盘。敲锯
片、校弧，是技术活。

那时候我 24岁，有的是力气，无
心去钻研这种技术活，再说陈师傅也
非常保守，不愿教我们。

锯片敲的弧度好，锯木头时不会
瓢偏、跑偏，切木材走料笔直，不容易
夹锯。

我们那台锯板机是用一台柴油机
带动，锯台用钢板固定在两个平整的
木板上。换锯片时，把左边锯台板抬
起，台板重，一人一头，同时用力把台
面抬起，如果有一人不用力，就可能导
致另一个人的手指被压伤。

台面中间离锯齿近的地方开一条
长槽，槽里左右各有一个小木方条，也
称顶块，方条外面有螺丝、螺帽，拧紧
就把方条往中间顶。方条内侧紧顶锯
片两边，这样锯片锯板时，锯片不会跑
偏。

台面下端，锯片拧在飞轮上，螺帽
是反向力的，飞轮越转得快，螺帽拧得
越紧。靠近锯片有两个喷水小管子，
一开锯，小管子里的水就会向锯片两
边喷洒，这样在锯木头时，锯片不会发
热。

有时候我们遇上锯有松油的松树
时，尽管水喷在锯片上，但锯片还是发
热，这时候，锯板工人就要抱着木头往
后退，待锯片转速加快，再往前走，锯
片再一次往里切割，如此反复，才能把
松树锯开。

我们锯板工就怕遇上有松油的松
树，抱着直径 40至 50厘米的圆木头，

要有牛一样大的力气的人才能抱起。
锯不动，往后退时特别要小心，要脑子
灵敏，反应要快。由于高度发热，锯片
已经变形，锯齿不会顺着原来的锯缝
转，而是往偏转，如果脑子反应不快，
木头就会在锯齿飞转的力量冲击下把
人撞翻，极有可能把人撞得严重受伤
或失去生命。因此不能死死抱着木
头，而要眼疾手快，人往左边一侧身，
双手随着侧身，顺着木头往后冲击，放
手，让木头自行往后撞，人躲开了木头
的撞击。我曾多次这样操作，不是我
有多聪明，这是求生本能。

当然，我们一位同事反应不及，木
头把他撞倒在地上，受伤了，幸好他抱
着木头往后退出好多步，冲击力才减
少许多，没伤得那么严重。

锯板时，下手——接板材的那个
人，一定要专心，不能有丝毫的分心，
一分心，他手里的扎钩若没有扎在木
头上，而是扎在锯齿上，这扎钩随着锯
片高速运转，飞到上手这方，如果上手
躲闪不及，他的脑袋不是出血的问题，
很可能会没命。

我躲过多次。有一次，对方没睡
好，打不起精神，他的扎钩未扎在木头

上，而是扎在锯齿上，扎钩随着锯片飞
速转动，朝我砸来，我的头往左一侧，
扎钩把我后面一堵砖撞出了一个洞，
如果我躲闪不及，就要砸在我脑袋上。

陈师傅得知情况后，把那个下手
骂了一顿，说：“一上工作台，就要聚精
会神，否则会出人命，上手的生死由下
手掌握，谁也不能分心！”

我在这个锯板岗位上锯了 5年，
没有出一点安全事故，最多换锯片时，
与对方一起抬锯台板，对方没有协调
好，才被台面压着手指。

后来一位在乡政府工作的好友来
看望我，他站在我车间里看我们锯板，
当看到在柴油机的隆隆声中，飞转的
锯片闪着寒光，看着我抱着大木头在
飞转的锯齿里慢慢往前，他吓怕了。

下了班，回到家，他对我说：“你要
尽快调离工作，不要在这个地方干了，
太危险，一旦出事，不是生命危险，就
是伤残。”在他多次劝说下，我离开了
那个岗位。

要是现在让我抱着大木头锯板，
因已没有了以前那种勇气，心里一定
会胆怯。

杨梅风味核心，在于酸甜交织、汁水丰
盈。自然成熟的优质杨梅，甜酸比恰到好
处。而部分消费者所追求的纯甜无酸，恰
恰抛弃了杨梅最本真的味觉记忆。

这让我想起过去农村的粉干加工。一
把把用稻草捆扎的粉干，灰扑扑的，卖相并
不讨喜。城里人不懂，自以为是地认为，粉
干越白品质越好，专挑外观雪白的买。得，
没办法，磨浆不加吊白块的农户，也只得花
钱去城里买吊白块。

许多时候，市场就是这么诡谲：小部分
消费者有失偏颇的口味、缺乏科学依据的
眼光，带偏了水果、食品的原有味道、本真
品质，销售商、生产商为了迎合市场，争先
恐后地开始“科技与狠活”，祸害了消费者，
到头来反噬到自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番茄不酸了，草莓没味了，杨梅甜得像
蜜饯了……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被我们遗忘已久的
味觉真理：酸，不是缺陷，而是风味的灵魂。

不知何时起，酸成了水果的“原罪”：在
消费端，人们被教育“越甜越好”；在种植
端，果农被引导选育低酸高糖的品种；在流
通端，酸味被视为“不成熟”或“品质差”的
标志。

“甜”成了水果唯一的勋章。
于是，一场无声的“去酸运动”悄然展

开。
我们用甜度衡量一切水果，却忘了，水

果不是糖果，水果的魅力恰恰在于复杂与
平衡。

当酸被彻底驱逐，我们失去的，远不止
那一口酸溜溜的回味。

最近媒体曝光的福建漳州“泡药杨梅”
事件，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很多人：
当杨梅被折腾到纯甜无酸，统一得像工业
流水线产品时，我们以为自己吃的是大地
的果实，其实吃的是被现代冷链和流量算
法强行续命的“工业仿制品”。

杨梅果肉由无数细嫩多汁的肉柱构
成，无外皮保护，采摘时稍有不慎就会破
损，流出汁水，迅速变质。杨梅水分含量极
高，成熟时正值高温高湿的梅雨季，堪称霉

菌的天然温床。这种大自然设定，注定杨梅
的保鲜是一场与时间的极限赛跑。成熟的
杨梅一旦离开枝头，便会迅速进入“一日味
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的不可逆的衰败进
程，常温下，保鲜期仅有残酷的1至2天。

同时，杨梅的风味，核心就在于酸甜交
织、果香浓郁。而小部分消费者所追求的
纯甜无酸，恰恰抛弃了杨梅最本真的味觉
记忆。

为什么我们要重新接纳“酸”？
酸，是风味的骨架。它让甜味不至于

腻口，让香气得以释放。就像音乐需要低
音支撑高音，水果的香气分子往往在酸性
环境中才能充分挥发。一颗没有酸度的杨
梅，哪怕糖度爆表，也只是一团软塌塌的甜
味凝胶，毫无层次，转瞬即忘。

酸，更是水果品质的防护林。很多挥
发性芳香物质是与有机酸共生的。一旦酸
度被完全剥离，水果的香气往往也会随之
大幅衰减，变得甜而无味。天然有机酸是
水果抵御病菌、延缓衰老的天然屏障。“泡
药杨梅”的荒诞之处正在于此：我们一边用
化学药剂维持果实的“新鲜”，一边却在育
种和种植中亲手摧毁了水果自身的防御系
统。

更讽刺的是，那些被我们嫌弃的“酸”，
恰恰是水果生命力的证明。野生杨梅酸得
让人直嘬牙花，却香味扑鼻；老品种番茄酸
中带鲜，炒蛋时汁水四溢。而如今的“完美
水果”，甜得千篇一律，香气若有若无，吃多
了只觉空洞、乏味，更遑论回味。

重新接纳“酸”，不是要我们回归酸涩，
而是找回味觉的诚实。重新接纳“酸”，意
味着我们愿意接受水果本来的样子——有
甜有酸，有浓有淡，有瑕疵也有生命力。它
意味着我们不再用糖度计审判一颗果实的
价值，而是用舌头去感受它的完整故事。

下一次，当你面对一颗微酸的杨梅，请
不要急着皱眉。那一点酸，正是它从阳光、
风雨和土壤中带来的最柔软的记忆。只有
当我们重新学会欣赏、接纳“酸”，才是对自
然，也是对味觉，最温柔的救赎。

有时候想老家了，打开监控看看也是
个法子。

前不久的晚上，大概十点了，我想爸妈
睡了吧，打开监控果然院子里暗暗的，院外
有太阳能路灯还不算太黑，远远的栏杆外
是白色的。我想了想，是梨花，三树花开得
应该很满，团团幽幽有光。我把监控转过
去，盯了很久，看不真切，像一个遥远的梦
境。

有时候夜不深，打开监控，看见门窗都
关了，偏房的小窗有灯火昏昏，也盯着看一
阵。有时候看见里面电视机的光一闪一闪
的，哎呀，要是能推门进去就好了。

有时候打开监控是晴天，院子里明晃
晃的，地势低的地面被水泡起了皮又补过
了新水泥，仔细看，久经岁月的院子有好些

补丁，在阳光下色差明显。监控下有一棵
高山杜鹃，在太阳下有它的一枝影子，偶尔
摇一摇。门窗都关着，爸妈肯定是下地了，
晴天时门开着的时候多是饭点，妈进进出
出的，偶尔拎一把菜，也看不清是什么菜。
当年我买这个监控的时候，在网上看宣传
页是1200万像素，装好后发现不清晰，调来
调去都不行，问了客服才知道是三个摄像
头合起来是这个数。我望着架了好几个梯
子才装上的监控气得够呛，要是拆下来退
又太费劲了，于是对着客服骂，人家说：亲，
要不这边申请给你退十元呢……

只能将就看了。有时候看见妈坐在角
门边在补什么东西，她在翻晒什么东西，她
在啃玉米，她吃东西都是急急的，然后起身
走开了，她一辈子都是忙叨叨的。爸爸没

有妈那么忙，他的背没有以前直了，腿也弯
着，背着手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猫儿也会在天晴时出现在院子里，猫
原先是我养的，大肥猫估计有十六七斤，前
年随着我一道回老家过暑假。我妈见我儿
子一直犯鼻炎，怎么也不让我把猫带走了，
此后每天给猫勤添食水。她并不爱猫，但
爱她的外孙，看着到处猫毛横飞也没怨
言。偶尔我打开监控叫她，她会把猫唤来，
指指监控，猫有时候赏脸冲她指的方向看
一眼。它一向高冷，任我在监控里喵喵地
叫，没有波澜。

今早下雨，我想着老家肯定也下雨了，
打开监控，果然院子里湿漉漉的，四门不
开，我转了转监控，花台、庭前的老树都很
阴沉，院前的玉米地罩着一层水汽，迷瞪瞪

的好像还没醒，再点，监控就不肯再转了。
视野之外的情形虽然屏幕上看不到，但都
在我脑子里。此时，玉米地连着的是大片
的杉树林，林里雾沼沼的，空气里吊着水，
再重一点，雨又要下来了，再远一点就是青
山了，山朦朦地酿着雨。

我想着这雨都悬在头顶了，想必妈坐
在炉子边歇了吧？我打视频给她，好一阵
才通了，几棵厚朴树在旋转，最后画面定格
了，我看到了她的双下巴和一地的白三
七。她在扯草，这个时节的草得令了似的
轰轰地追在人屁股后头长，前面还没扯完
呢，后面又要扯了。我听她说话一阵大一
阵小，声音隔着雨披，闷闷的像这梅雨季。
我说您回家待着呗，看着就又要下雨。她
说，管它，农村人哪有个天晴落雨。

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
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近
期受访时，针对社交媒体上热
传的钱学森名言：“人再笨还学
不会微积分吗？”明确辟谣钱学
森从未说过这句话。

饱受伪名言困扰的，远不
止钱学森一人。从孔子到张爱
玲，从柏拉图到尼采，从胡适
到莫言，许多有影响力的名人
都在互联网上频繁“被发声”。
鲁迅堪称最早“被玩坏”的名
人，莫言更是曾公开发文，在线
辟谣。

其实伪造名言这一现象并
非当今网络时代的特有产物，
古代也有，通常被称为“托古”
或“伪作”，其目的以适应特定
的宣传需求。有的借重权威以
广流传，例如，《黄帝内经》虽托
名黄帝，实为后世医家汇编；
《管子》中部分篇章亦非管仲亲
著，而是后人依托其名阐述法
家思想。有的断章取义、篡改
原意，如康有为就曾假借圣人
之名写出《孔子改制考》《新学
伪经考》，为维新变法进行辩
护。当时康有为写出《孔子改
制考》后，与晚清著名学者朱一
新通信，希望获得对方的认可
和支持，遭致朱一新批评：“今
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
行新法之实。”

常见的伪造与托名手法，
既有无中生有、完全杜撰，例
如，后世大量伪托诸葛亮、刘伯
温所作的预言书（《马前课》《烧
饼歌》），多属此类。这些作品
往往在事后被附会为“灵验”，
实则多为后人根据历史结果倒
推编写。还有的张冠李戴、移

花接木，由于古代文献散佚严
重，加之口头传播的误差，许多
佳作被误记为李白、杜甫等大
诗人所作。

古代假借圣人之言，更多
是出于文化传播、学派建构或
政治生存的需要，许多伪作本
身具有较高的文学或思想价
值，已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而当今很多是为提高营销
传播度，博取眼球，吸粉引流，
甚至个别还借用名人身份搞诈
骗。罗翔就曾披露了一个值得
警惕的现象——很多人打着他
的名义招摇撞骗，有人说是他
的助理，接受他人案件咨询，收
取高额咨询费等。

互联网以其在信息传递方
面的独特优势，为伪名言的大
量产生、迅速传播提供了生存
空间，也为伪名言制造者提供
了可乘之机。网络中信息没有
顺序性，严肃性信息和娱乐性
信息掺杂。信息的碎片化打断
了人们连续思考的能力，人们
滑动屏幕，前后毫无关联的信
息被呈现在眼前，注意力稍纵
即逝。而伪名言因其简短、针
对性强、观点鲜明，往往能够在
第一时间被注意、被理解，被认
为具有转发价值。

面对泛滥成灾的伪名言，
光靠名人本人或其家属的辟
谣，显然远远不够，还需要社交
媒体平台、权威机构和公众共
同努力。作为受众需要建立起
独立的思考习惯，在转发名人
语录前，多问一句“真的吗”。
当更多人习惯质疑、求证，而不
盲目轻信名人的背书，伪名言
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